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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让世人惊叹的不仅是那传说中光芒四射的南珠和名声远播的银滩，还有那兵列伞

立婆娑多姿质朴遮天的榕树。假如不是南珠的声名久远，北海也许不称南珠之乡而叫榕城。

因为榕树使北海四季常绿，春意不退。

就说北部湾路，两排对立连理的榕树，将数里长街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车辙步履穿

行其中，如在春天的心脏里畅游，季节会在这里定格。夏秋阳光如火，烧焦了南方的天空，

而辐射到此却被挡在榕荫之外；榕树下，清风夹着阵阵花香如浴春华。冬日的冷风仗着北

来的寒潮无情地搜刮着南国的体温，而狂奔到此却被铁骨般的榕枝梳理得慢条斯理寒意顿

消，扑在人们身上的只是丝丝清爽的凉意，让人不知时日是冬天。

北海中山公园南面的两棵榕树，相距数米，初看却很难分辨是两棵树，从树枝上垂下

的近三十条气根，有些如脸盆般粗，与主杆同立，乍看难分根与杆，它们形态各异，有的

像行书的人字，有的像狂草的木字，有的像一堆甲骨文的部首随意地靠在一起，它们千姿

百态地营造独木成林的奇观……两树并肩相长，枝叶交织蔽日，树叉如臂相拥，临空部分

如一团绿云遮住数亩天空，人立树下，如入仙境。

榕树是粗生植物，像逆境中的居士，它热爱生命，能在磨难与痛苦中挣扎着支撑起片

片绿荫。只要给它一滴水，给它一个支点，它便将生命扩张滚生，古城墙头有榕树盘根插

缝绿影迎风，甚至悬崖峭壁寸草不生的地方也会冷不防长出一可参天的榕树，而它们均非

人为栽种，只是鸟们吃下了成熟的榕树果实，将粪便产在人不可及的地方，无意将种子播

在难驻生活的险处，绿色的灵魂便顽强地写在天地之间。

榕树是坚强的，只要它根不离地，头颅被砍无所惧，臂膀遭摧也等闲。据老人说，抗

日战争时期，日寇狂轰滥炸北海，许多古榕尸骨横飞面目全非，有的只剩一个光杆，有的

只留几条残根。而若干年过后，又是一冠冠遮天蔽日的榕树原地拔起重现风骚。北海多发

台风，常受强风景雨侵掠，每次台风过后，不少榕树横街而倒一片狼藉，而只要重新将它

们支撑起来，不过数月，一棵棵铁骨铮铮的绝色生命又茂盛在繁华的街市，光彩依然。

榕树是有人性的，只要人类善待它，它总会创作出一个个意外的奇迹。北部湾广场东

侧的两棵交并的古榕，是 1987 午，两台大吊车花了一天的时间将它们从解放路移植过来

的。当时人们看到的是两棵被切掉枝叶除去根须的像大蒜头一样的老态龙钟的光杆。种下

不久，曾出现过烂根现象。园林部门及时请来专家重药疗理，采取科学的防晒、防冻措施，

还塑造了数条假气根将巨大的枝杆坚挺地支撑，每天合理打药，定量喷水，认真护理。渐

渐地，两棵古榕又青春焕发如亭亭玉立的少女。在风雨的洗礼中日渐风情万种体态丰腴，

如一朵巨大的绿云，永远盛开着朝气，成为北海的一景。

榕树的生命力极强。而最让我震憾的解放路上的一棵小榕。说是种下的，其实更准确

地说是将一根两米见长手臂般粗细的榕树枝条插进泥土里。两年前发现它时，以为谁人在



此立下一根木柱，光溜溜的没有枝叶，身上被打进几枚钉子，挂满了杂物。而一个雨季刚

过，光棍上竟长出数只嫩芽，惊喜难耐，驱我无故常打此经过，看着那些娇小的枝叶一天

天拔节，使我对生命的热爱也一天天储存。而当有一日，我决定去数一数那娇嫩的分枝时，

却发现所有的新绿已被人削掉，整条树杆被从土中拨出抛于烈日之下。我心如针扎，悲愤

地抚摸着那根伤痕累累的树杆，痛心地看见顶端已经枯死。本来一个绿色的希望，将在我

们的视野中美丽，而此时，一股冰霜却击在视者的眼睑上，钻心地痛。我无法理解作梗者

的行为，心中那份随那点点破皮而长的绿色一起升华的情感，被击得支离破碎。我将它小

心扶起，轻轻地靠在另一棵树上。然后伤感地离开。

我不愿从那里经过，我怕我的心被那小树的阴魂刺痛。然而，数月后，我还是强忍不

住一个魂牵梦萦的索引，又一次向那个地方奔去，举目一瞥，见一杆树立在原处。走近一

看，还是那根顶端枯死的枝条，却见数条绿枝已尺多长拥而栖，合成一把小伞。再往下看，

发现树皮上用绿油漆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损坏此树者，天打雷劈”。我想，重栽此树

的也许是个粗人，但他热爱绿色生命也到了痴迷的地步。作恶者终被他的“粗言”吓退，

可见恶棍也属怕死之人，并非不懂生命的可爱。而那根多难的榕树枝条，竟奇迹般地展示

了生命的顽强，启示人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它，珍惜榕树以及所有的绿色，因为它们给予

我们的是生命的养分。

榕树是无私的，只要人们需要，它可以从驻守百年的故土，不惜抛支损根迁往水泥森

林，作一个盆景，装点现代都市的客厅，重新拨节绿色，层层丰满人们的视野，与这座城

市以及这城里人的思想一起茁壮……


